
 

特别策划■>>>>>>>> 
The Specia1 Scheme 

童 腔论派，远不如京剧等其他剧种。旱 i 
年秦腔须生与旦角形成 了 ·麻子派，， 

与 “胎里红。”1 91 2年易俗社成立时 ， “胎里 

红”党甘亭入 易俗社为教练 ，栽培 出有 “陕西 

梅兰芳”之称的王天民。 

其后 ，王天民的徒 弟肖若兰入社 ，一脉相 

承 了王天民的唱、做之工 ，以 自身条件形成 了 

秦腔界公认的 “肖派”，肖若兰弟子李淑芳更 

是将 肖派发扬光大。 

三代 肖派，大半个 多世纪里演绎了易俗社 

名伶的各 自不同命运。 

王天民：七分天赋胎里红 

1 925年的一天 ，西安易俗社挂 出了当晚的 

戏牌 ，戏迷们看到 《柜 中缘 》翠莲的扮演者刘 

箴俗被换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就在这晚 ，当一双小手掀开幕 帘怯怯地谢 

幕 ，场下掌声如潮，戏迷们从此牢记住了这个 

口 王天民的1 1岁男孩。他的教练党甘亭在幕后 

长出了一 口气 ，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下 了。 

很久没有这样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了 ，易 

俗社的老人们知道 ，这孩子一炮打红 了⋯⋯ 

西安市西一路小巷深处 ，修建于上世纪80 

年代的几栋易俗社家属楼，如今已破旧不堪。 

几经打听，记者找到王天民女儿王淑珍的家。 

已经七旬的王淑珍腿脚不便，长年陪伴她 

的是一只小狗。王淑珍1 96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 

大学 ，先后在易俗社 的文训l班、西安市艺术学 

校任语文老师。 

“从我父亲开始，我们一家的命运就和易 

俗社 紧紧联系在 了一起。”王淑珍前些年去世 

的老伴杨天易曾是易俗社的须生演员，儿子是 

易俗社的司鼓 ，只有儿媳妇丁小玲继承 了外祖 

父的一脉，主攻小旦和花旦。 

王天民字紫纯 ，祖籍陕西岐 山，1 91 4年生 

代 “戏痴”成肖派 
口文／图 本刊记者 呼东方 实习生 杨怡静 

于西安，l 924年入易俗社 ，为第七期学员。据 

记载 ： “初入社 ，习小生 ，教练党甘亭以其声 

音清朗，姿容妙曼 ，乃令改 习花衫。”据说当 

年高培支社长都要问每个新入社 的娃娃小名口 

什 么，然后按易俗社 的规矩将原名留一字改一 

字。王天民乳名天贵 ，高社长便说 ： “那就叫 

天民吧。” 

“父亲 1 O岁考易俗社 ，实是家庭生活 

所 迫 ，为 了吃饱饭 。他 刚入社 时学生角 ，当 

时易俗社著 名的旦 角刘箴俗22岁就得 了 ‘肺 

痨 ’早早没 了，急需旦角 ，那些老教练眼睛很 

‘毒’，就让我父亲改学旦角了。”王淑珍回 

忆说。 
一 出 《柜中缘》，让王天民崭露头角，成 

为轰动西安的易俗社台柱子 ，易俗社也 因他 的 

演出收入倍增。 “1 929年，易俗社第七期学员 

毕业 ，有个主攻青衣的 肖筮易 ，虽然他没有 出 

彩 ，但和王天民搭戏的过程 中，却将招招式式 

牢记在心 ，然后教给 了他的女儿肖若兰。” 

到 l 930年 ，王天 民已经 享誉 西北。 因为 

王天民总能把女子的 “国色天香”演绎得淋漓 

尽致 ，长安城 中戏 曲爱好者组织的天香院便将 

“天香院主”称号赠与他。 

不过 ，王天民真正声名远播 ，还是在 1 932 

年和 1 937年 ，易俗社两次赴北平演出。据说 ， 

京剧 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亲 自为王天 民 

着妆 ：号 称 “梅 党 ”之一 的齐 如 山也 为之心 

动，他看过王天民的 《洞房》一戏后，专门设 

家宴约请王天民，并烦其即席表演 《洞房》之 

“笑”，齐如山盛赞：仅这几笑即可作长篇评 

论。 

王 天 民的细腻 表演 ，不仅拉住 了不 少戏 

迷 ，而且吸引了许多和戏剧素无缘分的人。据 

当时京津的 《全民报》、 《民渝报》评论 ：一 

般人都众 口同声地赠他一个 “陕西梅兰芳 ”的 

美艳绝伦 、华 

丽 委婉 的 肖派艺 

术，却面临后继无 

人 的尴 尬 。王天 

民、肖若兰天上有 

知，该是何等的沮 

丧!改革也罢，改 

良也罢，没有了人 

才 ，用什 么去 改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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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筮易离开易俗社去 “吃江湖饭 ” 

时 ，年仅8岁的肖若兰以一 口正宗易俗 

社 唱腔 开始登 台。仿佛 是一夜 之间 ， 

“八岁红”成 了渭北高原老少皆知的名 

字。1 O岁时，肖若兰开始接受王天民的 

口传身授。 

从1 942年开始登台到1 952年进入 

易俗社 ，这 1 O年 问，年 幼的 肖若兰随 

父亲到处奔波 ，先后在咸阳益民社 、西 

安晓钟社、尚友社 、三原明正社、西安 

秦声社等社班搭班演出。除了武戏 ，小 

旦、花旦、老旦 ，她都演过。据说1 5岁 

时，肖若兰已经会演30多出戏了。 

“她 的悟 性极高 ，但你 要 问她 演 

出的渠渠道道，她会说，你不要问，反 

正我就是那样的唱。”原易俗社副社 

长，高级编导杨文颖说： “后来这辈演 

员中，我最推崇的还是 肖若兰。她 的拿 

人之处就是从不卖嗓子、不野不吼、不 

卖弄 ，表 演质朴 、本色 、平实 、引人 

入胜 ，让 人受活 (陕西方言 ：舒服 之 

意 )。” 

肖若兰的唱腔从不 固定 ， “一遍一 

个样 ，随心所欲 ，怎么唱都顺溜，如何 

唱都出彩 ，随性唱都入戏。”据杨文颖 

讲，曾有人试图记下肖若兰 《藏舟》的 

唱谱 ，就 出场时的 “耳听岸上有人唤” 

四句，半天都难定夺。 

1 952年，为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全国 

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西北区以易俗社 

为班底，组成了一个代表团。1 8岁的肖 

若兰获得了表演三等奖。这次演出让戏 

曲界 知道王天民带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 

女弟子。回到西安后 ，她就留在 了易俗 

社。1 956年 ，肖若兰获得了首届陕西省 

戏曲观摩大赛表演一等奖。 

但真正让肖若兰名动天下的却是 

1 958年和1 960年 ，长春 电影制片厂和 

西安电影制片厂分别拍摄的 《火焰驹》 

和 《三滴血 》，这两部电影成就了易俗 

社新一代两个重要人物：陈妙华和肖若 

= O 

“老师一生视唱戏如 自己生命 中 

最重要的东西。”肖若兰的学生李淑芳 

说。很多演员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显得手 

足无措 ，不会做饭、洗衣 ，也不会教育 

下一代。肖若兰如此，与她同年代的陈 

妙华亦如此。 

“生活中的肖若兰非常柔弱，遇事 

总要靠台上台下与她亲如姐妹 的宁秀云 

来拿主意。”杨文颖回忆说 ， “李淑芳 

当年学艺，吃住在肖若兰家，亲眼目睹 

老师安然面对家中一片狼藉 ，然后对李 

淑芳说 ，娃呀你过来 ，咱唱咱的。”只 

要一唱戏 ，一切不愉快便烟消云散了。 

论起 “痴 ”来 ，肖若兰更甚于老师 

王天民，连躺在床上的时间都不放过。 

“她为一句唱腔能琢磨几个小时 ，手就 

在肚脐眼这儿画着圈 ，这么唱一下，觉 

得不行 ，再换成这么唱一下⋯⋯”李淑 

芳 比划着说。 

相较于王天民的天赋，肖若兰更多 

靠 的是后天的努力。杨文颖说 ： “肖若 

兰之所以能形成独特 的肖家风韵 ，正是 

兼收并蓄所致 ，而她 的聪明之处 ，是能 

巧妙地将王天民、李正敏 、孟遏云等众 

家之长集于一身，却不着痕迹。” 

肖若 兰也 演出过一 些现代 戏 ，比 

如 《红梅岭》、 《沙家浜 》、 《于无声 

处 》等。那时肖若兰30多岁，正值一 

个演员最具舞台艺术魅力的时候。但不 

久 ，她被划入 当时的 “三名三高 ” (名 

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 

酬、高奖金 的合称 )，下放到西安北郊 

的草滩农场劳动改造。此后 由于 “多事 

积郁”，肖若兰的身体每况愈下。 

“肖老师好学，更爱才。”李淑芳 

至今记得 ，当时 自己还是周至县剧团一 

个不知名的小演员，肖老师不仅收 自己 

为徒 ，而且每周到西安学戏 ，都是在老 

师家同吃同住。肖老师女儿嫉妒地说 ， 

“待她比待我要精心的多。” 

由于 多种 原 因 ，肖若 兰早早 就离 

开了舞台。 “我和她学戏那会儿 ，老师 

已经退休 了，很 少着装上 台 ，只 能清 

唱。”此时 肖若兰的演 出录音及舞台表 

演电视片等已被收录到 《秦腔百名演员 

唱腔选 》、 《中国艺术家唱腔专辑 》 

中。1 993年，陕西省振兴秦腔指导委员 

会举办了 “肖若兰舞台艺术流派理论研 

讨会”，正式将其演唱风格确定为 “肖 

派”。 

1 994年下半年，肖若兰被确诊为 胃 

癌晚期 ，但她仍坚持在病床上为李淑芳 

▲在秦腔 《韩宝英》中．刘毓中饰石达开．肖若 
兰饰韩宝英。 

教排她的拿手戏 《藏舟》。 

1 996年2月24日，肖若 兰去世 ，时 

年62岁。 

李淑芳：谁来举起肖派旗 

“2009年 ，易俗社进行文化体制改 

革时，我随大批人员一起内退了。” 

在西安北郊一个小区里 ，记者见到 

了李淑芳。让记者难以相信 的是 ，这个 

1 968年出生的肖派秦腔传承人，已经退 

休 了3年多 ! 

“那年巧的很 ，这边我刚从易俗社 

办完退休手续 ，那边省文化厅让我去领 

‘秦腔省级传承人 ’证书。”李淑芳苦 

笑着说。 

201 1年6月 ，李淑芳获得 了戏剧 

界 最高奖 “梅花奖 ” ，可在 杨文颖看 

来 ，李淑芳的表演和 唱腔仅仅是基本成 

熟了，如果要追求完美 ，她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可惜没有 了强大的演出班底 

和高水平 的舞台 ，她 以后能不能发扬和 

光大肖派艺术，就真的很难说了。”杨 

文颖惋惜地说。 

李淑芳 回想 当年进周至县剧团时的 

情景 ，一切还历历在 目： “我去剧 团， 

人家一看 ，就不想要我 ，嫌我长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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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芳演出 《藏舟》 

看。我们家当时很穷，我是穿着一件黑 

色的旧棉袄去的。时任周至县剧团团长 

的王鹏辉听我唱了一段戏后 ，觉得有些 

肖若兰的味道 ，就说服其他人 ，将我留 

下来试用。” 

话 虽这么说 ，可李淑 芳作为 “戏 

痴”也是 出了名的。她4岁时常常站在 

自家院里一动不动地听广播里的秦腔， 

5岁时就会唱 《三滴血》。 “我爸看我 
一 听秦腔就动也不动 ，高兴地说 ，爸带 

你学戏去。” 

从此在 乡村 的路上 ，只要听到哪里 

有秦腔班子，父亲就会骑车带着这个小 

戏迷去拜师。很快 ，周围的人都知道小 

姑娘唱得好，父亲所在的自乐班外出演 

出时，大伙也会轮流背着小姑娘四处去 

唱。 

“跑江湖”出身的李淑芳 ，早早就 

练就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她刚进县剧团 

就碰上下乡演出，专业剧校出来的演员 

面对台下的阵势，都有些手足无措 ，可 

她却是应对 自如。在农村演出，一天三 

开箱，别人适应不了，李淑芳只要和人 

简单合排一下，就能上台。下午的折子 

戏，几乎天天是她的。 

“拜肖老师学艺之前，为学她的唱 

腔 ，我听坏过三个录音机。”与很多农 

村孩子刚开始学戏一样，李淑芳真正的 

“启蒙老师”就是广播和录音带。王鹏 

辉说 ： “我们渐渐感觉到李淑芳的唱腔 

很有 肖若兰的韵味，特别是鼻音唱腔。 

而且她比别人好学的多，排练时很快就 

能理解导演的意图。”当时县剧团有个 

人才计划，李淑芳被确定推荐去拜肖若 

兰为师。 

“后来我 才听 肖老师说起 ，县剧 

团把我的录音带给她后 ，她刚听了第一 

句 ，还以为是她 自己唱的。听给她放录 

音带的女儿说这是我唱的，肖老师有些 

呆了。”李淑芳说，当时想拜肖若兰为 

师的，西北五省大有人在。 

“这娃能吃苦，爱戏成 ‘痴’，合 

了肖老师的眼缘。”1 988年夏天 ，王鹏 

辉带着李淑芳在西安钟楼饺子馆请 肖若 

兰吃饭 ，还有易俗社的雷丰等人坐 陪。 

饭后 ，李淑芳 向 肖若兰 行 了鞠躬礼 ， 

这就算是正式拜师了。按 肖若兰后来的 

说法 ，李淑芳是她的 “关 门弟子”。其 

后，她果真再没有单独收过弟子。 

李 淑芳所 在的县剧 团是靠下 乡演 

出为生的，每年要演出400多场，有时 

就抽不出时间来西安学习。肖若兰对此 

很有意见，听了李淑芳的解释，她才觉 

得这娃真能吃苦。 “只要抽出时间，我 

就去西安 ，每次都坐最早一班车赶到西 

安，西安的人才陆陆续续往单位走。” 

“每次一见面，肖老师除了说戏就 

是说戏。晚上和她一起睡觉，她还会不 

停地指点我唱腔、眼神等，我都是听着 

听着就睡着了⋯⋯”李淑芳回忆说。 

在和肖若兰学戏的8年问，李淑芳 

也学到了老师的 “德”，更沾染了她的 

那份 “痴”情。1 994年，李淑芳终于通 

过了基本功的 “改造”，肖老师开始给 

她排 《藏舟》这出戏了。但没料到下半 

年，老师就被确诊为胃癌。 “她是在病 

床上一点一点教我的。”凭这出戏，李 

淑芳当年全票获得了西安市 “石榴花大 

赛”一等奖。 

“小肖若兰”，这是戏迷们对李 

淑芳的称呼。肖老师听说后，在病床上 

对王鹏辉说： “以后就叫她 ‘小若兰’ 

!” 

肖若兰去世的第二年，已调入易俗 

社的李淑芳获得了陕西省青年演员折子 

戏和新百名秦腔大赛一等奖，从此名扬 

西北戏剧界。特别是2000年获首届中国 

秦腔节表演一等奖后 ，她从真正意义上 

开始成为年轻一代中的名伶。 

“相比她老师嗓音的 ‘云遮月’， 

她嗓音的条件显得要好很多。”杨文颖 

认真地说， “在他们这一代年轻的演员 

中，我还没有给任何人写过评论 ，但给 

她就写了两篇。” 

2 008年 1 1月 ，为 申报个 人梅 花 

奖，李淑芳在西安人民剧院举办折子戏 

专场演出，杨文颖第一次现场观看了李 

淑芳的演出。他观后的评语是， “较之 

乃师，更具优势，嗓音宽绰些，扮相丰 

富些，甚好 ，甚好 !”能得到知名 “老 

戏骨”的这番评价 ，实属难得。 

“肖老师要是在世 ，肯定不会让 

我离开舞台的。”说这话时，李淑芳显 

得很无奈。 “一天我去同学家看 《三滴 

血》，回来慢慢细想这部电影中的演员 

们，大都命运多舛，对比一下我们这代 

演员，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李淑芳 

不解地问记者： “是不是我们长年在舞 

台上过 于光鲜动人了，现实生活 中才要 

承受这般挫折之苦? ” 

赋闲在家的李淑芳，如今每天和一 

位老师学书法。 

“演员在黄金时期离开舞台，这 

种痛苦，不是平常人所能体会的。我从 

四、五岁开始学戏 ，直到现在，唱戏就 

如同我身体的一部分，离开舞台我都不 

知 自己还能有什么用?” 

文化体制改革后，秦腔演出公司下 

设了很多分公司，易俗社也成了其中的 
一 个。离开易俗社的李淑芳有时也受邀 

去别的演出公司去演出，但这种感觉和 

过去完全不同。 

肖若兰的女儿去年专程找过李淑 

芳，说：肖派的旗你一定要擎起来啊! 

但目前的现状，如何将肖派艺术更 

好地传承下去7李淑芳说，她不知该怎 

样做。暖 

(注：原易俗社副社长，高级编导 

杨文颖先生及其评论文章，对本文颇有 

贡献，特此感谢。) 

16 l新西揶 NEW ImssT 20l2年8月 万方数据


